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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大学生生命意义的结构,
 

采用项目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等方法,
 

先后2次分别对

273名和18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及数据统计分析,
 

编制了由31个条目构成的大学生生命意义问卷;
 

之后采

用社会适应问卷和自编的大学生生命意义问卷对45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
 

探讨生命意义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结果

显示:
 

大学生生命意义问卷共有生命意义感、
 

生命意义源2个维度,
 

包括生命意义目的感、
 

自我实现、
 

自我奉献、
 

归属与爱、
 

人生哲学、
 

生命意义危机感6个因子,
 

且信效度良好.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
 

生命意义源得分与其社会适

应总分呈显著正相关(p 值均<0.01),
 

生命意义感在生命意义源和社会适应的关系之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

效应为94.8%(χ2/df=4.495,
 

RMSEA=0.088,
 

CFI=0.917,
 

TLI=0.889).
 

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源可直接影响其

社会适应状况,
 

也可通过生命意义感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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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义最早由Frankl[1]提出,
 

他认为在艰苦的环境下,
 

生命意义会提高人的生存能力.
 

Frankl之后,
 

学者们均强调生命意义对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认为个体的生命意义是促进其健康的一个重要心理变

量[2-3].
 

有研究发现[4],
 

生命意义能保护个体远离消极的心理状态;
 

Zika等[5]的研究显示,
 

生命意义与心

理健康具有显著相关,
 

拥有生命意义感的人往往人生态度正向积极;
 

生命意义与家庭亲密度[6]、
 

教养方

式[7]、
 

生活满意度[8]相关,
 

而缺乏生命意义可能会触发心境障碍,
 

导致神经症[9-10].
 

国内研究也发现,
 

个体

孤独感[11-12]、
 

自杀意向[13]、
 

个体犯罪[14]、
 

吸毒行为[15]等均与缺乏生命意义有关.
关于生命意义的内涵和结构,

 

研究者们有不同的理解.
 

有研究者[16]提出,
 

生命意义是指人们对自己

生命的理解和体会,
 

以及对目标、
 

任务或使命的领悟.
 

另有研究者[17]认为,
 

生命意义是对于秩序、
 

一致

性和个体存在目的的认识,
 

对有价值的目标的追求和实现,
 

以及伴随的一种成就感.
 

而生命意义的提出

者Frankl[1]认为,
 

生命意义是指人们对自己生命目标和目的的认识及追求.
 

本研究采用Steger等人[18]的

观点,
 

认为生命意义是个体存在的意义感和对自我重要性的感知.
 

关于生命意义的结构,
 

多数研究者认

为是多维的,
 

如Yalom[19]提出了生命意义的二维理论,
 

一是宇宙的意义,
 

它代表某种外部的、
 

超越宇宙

的定律,
 

这种定律超出了人类的理解,
 

个体生命的价值是要找到上帝的旨意;
 

二是个人的意义,
 

体现在

个人的生命目的和价值之上.
 

Wong等人[20]认为意义是多层面的,
 

即一个存在于社会中的人,
 

所具有的

和谐感和目的感,
 

追求并实现有价值的目标和自我满意;
 

Steger等人[18]认为生命意义包含拥有意义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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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意义2个维度.
 

拥有意义指人们了解自己,
 

明白自己生活的目的和使命并力求完成这些目的和使命,
 

追寻意义是努力寻找生活目的和意义的过程;
 

何英奇[21]认为生命意义包括对意义的追求、
 

存在盈实、
 

生

命目的、
 

生命控制、
 

苦难接受和死亡接纳6个部分;
 

Schnell等人[22]将生命意义分为意义感和意义源,
 

将

意义感定义为个体在经历生活事件时获得意义的感受程度;
 

将意义源定义为人们在人生过程中获得意

义的事件.
 

总之,
 

生命意义感,
 

即感知到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与生命意义源之间存在一定程度

的相关.
 

一个人对其生命意义存在的感知能力,
 

能明显影响到他对自身生命意义的判断,
 

从而影响到一

个人的生存能力与心理健康.
尽管生命意义及其相关研究已经非常丰富,

 

但关于生命意义的综合化测量却比较缺乏.
 

直到Schnell
等[22-23]基于行动理论提出生命意义的层次模型,

 

开发出基于生命意义源与生命意义感的问卷(SoMe),
 

才

推动了生命意义感和生命意义源的综合化研究,
 

是生命意义研究中的一个新突破.
 

但目前国内对生命意义

的研究较为单一,
 

如直接使用“生命意义感”或者把生命意义和生命意义感混用等[24-25].
 

本研究采用综合化

的研究取向,
 

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总结和归纳,
 

基于Steger等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
 

借鉴Schnell综

合化研究的理论模型,
 

同时参考Schnell的生命意义感和生命意义源的维度划分,
 

把生命意义感界定为个

体对自我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以及生命目标的感受程度;
 

把生命意义源界定为个体在生活中所经历、
 

所

获得的对自身生命有价值的物质和意识.
生命意义的相关研究[26-27]发现,

 

大学生的生命意义与其社会适应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
 

不同适应程度

的大学生在生命意义上存在显著差异.
 

比如,
 

生命意义可以有效预测学校适应,
 

具有充分生命意义的青少

年总是力争实现其内在价值[28];
 

拥有较高生命意义感的大学新生可以获得更好的心理适应[29];
 

同时,
 

还有

研究[30]发现,
 

生命意义感与个体生活适应状况显著相关.
 

David等[31]在近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对生命意

义的探寻可以通过自我生命意义的存在,
 

即生命意义感间接影响到人们的日常幸福感;
 

Matthew等人[32]的

研究发现,
 

在心理上模拟的未来事件可以通过主观质量间接增加对生命意义的感知,
 

即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越高的时候,
 

生命意义的感知程度也会处于较高的水平.
 

从已有的理论基础和研究,
 

我们可以推断,
 

生命

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存在一种互惠效应.
 

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主观幸福感是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的

重要指标,
 

因此,
 

我们可以假定生命意义对社会适应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社会适应是个体通过改变自身或顺应环境来达到社会化的过程.

 

那么,
 

生命意义如何影响个体的社会

适应呢? 在Schnell的生命意义层次模型中,
 

生命意义历经知觉、
 

行动、
 

目标、
 

意义来源以及意义获得和感

知等5个基本过程,
 

并且这5个过程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
 

其中意义源和意义感是与生命意义的产生联系

最直接和紧密的2部分,
 

意义感作用于意义源之上使个体体会到其生命价值.
 

因此,
 

生命意义源可能通过

生命意义感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
 

但具体来说,
 

生命意义源和意义感这2种成分对社会适应的作用机制是

否存在不同以及这2种成分是否交互影响着个体的社会适应,
 

还缺乏深入探讨.
 

为此,
 

本研究在编制大学

生生命意义问卷的基础上,
 

探讨生命意义中的意义源、
 

意义感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以拓展生命意义的研究,
 

同时为大学生生命教育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 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分3次抽取重庆市2所大学学生作为被试:
 

第一次共抽取被试300名,
 

剔除不完整问卷及废卷后,
 

有效问卷273份,
 

回收率91%,
 

其中,
 

男生157名,
 

女生116名,
 

这部分被试为

样本1;
 

第二次共抽取被试200名,
 

剔除不完整问卷及废卷后,
 

有效问卷180份,
 

回收率90%,
 

其中,
 

男生

85名,
 

女生95名,
 

这部分被试为样本2;
 

第三次共抽取被试480名,
 

剔除不完整问卷及废卷后,
 

有效问卷

450份,
 

回收率93%,
 

其中,
 

男生218名,
 

女231名,
 

缺失1名,
 

这部分被试为样本3.
1.2 方 法

大学生生命意义问卷.
 

首先编制大学生生命意义开放式问卷,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并结合访谈进行调

查.
 

开放式问卷的问题有“请写出你对生命意义的具体理解,
 

以及你理想中有意义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等.
 

根据大学生生命意义的维度构想,
 

并在开放式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产生了2个分问卷,
 

分别是生命意义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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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和生命意义源分问卷,
 

共58个项目(包含一道测谎题).
 

生命意义感解释了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感知程

度,
 

是个体当前的感知现状;
 

生命意义源解释了个体对生命意义来源的认识,
 

是个体对生命意义来源的认

知情况.
 

最终问卷共有31个项目,
 

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
 

生命意义感分问卷的自评程度由“完全不符合”
到“完全符合”,

 

生命意义源分问卷的自评程度由“完全不重要”到“非常重要”.
大学生社会适应问卷.

 

该问卷由方从慧编制[33],
 

采用5点记分,
 

共23个题目,
 

5个因子.
 

因子累计贡

献率为52.278%,
 

同质性信度为0.791.
 

经本研究检验,
 

内部一致性α 系数为0.842,
 

达到比较理想的水

平.
 

问卷总分越高,
 

表明大学生社会适应水平越高.
利用自编的大学生生命意义问卷对样本1进行初测,

 

对样本1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
 

形成正式问卷;
 

利用正式的大学生生命意义问卷对样本2进行测量,
 

对样本2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形成最终问卷;
 

利用最终的大学生生命意义问卷和大学生适应问卷对样本3进行测量.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使用SPSS
 

20.0和 Mplus
 

7.0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预测数据做项目分析得到鉴别力指数CR,
 

题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为r.
 

对于丨CR 丨<3.00或r<
0.30的项目予以删除;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
 

然后采

用最大方差法求得因素负荷矩阵.
 

根据因子分析筛选题项的准则,
 

共删除27个项目(包含一道测谎题),
 

最

终剩余31个项目(表1).
 

根据因子所含项目的内容,
 

6个因子分别命名为:
 

生命意义目的感(个体对有意义

的生活以及生活目的的感知程度)、
 

生命意义危机感(个体由于空虚感和无目的感而导致无意义感的程度)、
 

归属与爱(大学生人际交往方面的内容及归属感)、
 

自我奉献(大学生对周围人的付出)、
 

自我实现(大学生

努力奋斗、
 

追求目标)、
 

人生哲学(大学生价值观、
 

道德和责任).
表1 大学生生命意义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项目
因   素

生命意义目的感 自我实现 自我奉献 归属与爱 人生哲学 生命意义危机感
共同度

Q5 0.820 0.702

Q7 0.818 0.711

Q3 0.792 0.695

Q8 0.766 0.649

Q4 0.754 0.663
Q6 0.726 0.619

Q1 0.580 0.482

Q39 0.728 0.681

Q40 0.717 0.622
Q38 0.713 0.561

Q41 0.648 0.614

Q32 0.557 0.512

Q36 0.550 0.503

Q29 0.792 0.754

Q31 0.704 0.645

Q30 0.680 0.691

Q28 0.655 0.643

Q24 0.587 0.514

Q21 0.816 0.711

Q22 0.778 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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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1

项目
因   素

生命意义目的感 自我实现 自我奉献 归属与爱 人生哲学 生命意义危机感
共同度

Q19 0.722 0.593
Q18 0.683 0.632
Q23 0.594 0.520
Q51 0.770 0.718
Q50 0.674 0.626
Q52 0.645 0.638
Q49 0.596 0.641
Q14 0.803 0.731
Q15 0.769 0.687
Q13 0.738 0.663
Q12 0.643 0.558

特征值 9.920 3.549 2.104 1.623 1.304 1.169
贡献率% 32.001 11.45 6.786 5.236 4.207 3.772
累计率% 32.001 43.451 50.237 55.473 59.68 63.452

  对6个一阶因素均分再做探索性因素分析,
 

根据理论维度固定抽取2个因子,
 

探讨其二阶因子结构.
 

结果显示,
 

自我实现、
 

自我奉献、
 

人生哲学以及归属与爱4个因子同属于同一个二阶因子,
 

即生命意义源,
 

其因子载荷在0.701~0.844之间;
 

生命意义目的感和生命意义危机感同属于一个二阶因子,
 

即生命意义

感,
 

其因子载荷在0.810~0.848之间.
 

2个二阶因子共同解释
 

68.871%的总体方差,
 

表明6个因素拥有2
个不同的潜变量.
2.2 验证性因素分析

使用Mplus
 

7.0对样本2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考察问卷的结构效度;
 

分析31个项目的正式问

卷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2和图1,
 

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标(表2)表明模型拟合良

好,
 

模型各条目标准化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4(图1),
 

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表2 大学生生命意义问卷因素结构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Model χ2 df TLI CFI AIC BIC RMSEA(90%CI) SRMR

拟合指标 705.225 424 0.861 0.873 10
 

946.711 11
 

275.585 0.061(0.053,
 

0.069) 0.077

2.3 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中大学生生命意义总问卷基于标准化的克伦巴赫α 系数为0.917,
 

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
 

各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97~0.882之间,
 

表明本问卷具有非常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同时,
 

本问卷各

维度与总分的相关在0.594~0.764之间,
 

维度之间的相关在0.229~0.643之间,
 

表明各维度与总问卷之

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
 

维度之间的具有中低程度的正相关.
表3 大学生生命意义问卷的信度检验

生命意义

目的感

生命意义

危机感

归属

与爱

自我

奉献

自我

实现

人生

哲学
总问卷

α系数 0.882 0.800 0.818 0.858 0.830 0.797 0.917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发现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23.395%,
 

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2个,
 

没有出现“只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因子解释率特别大”的情况,
 

以

此判定,
 

本研究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变异,
 

数据推出的各变量间的关系是可信的.
2.5 生命意义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2.5.1 大学生生命意义源、
 

生命意义感与社会适应的相关分析

如表4所示,
 

对生命意义和社会适应进行相关分析发现,
 

生命意义源和生命意义感与社会适应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p<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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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生命意义感;
 

f2=生命意义源;
 

q1=生命意义目的感;
 

q2=生命意义危机感;
 

q3=归属与爱;
 

q4=自我奉献;
 

q5=自我实现;
 

q6=人生哲学.

图1 生命意义问卷的二阶双因子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表4 大学生生命意义和社会适应的相关(r)

1 2 3

1社会适应 1
2生命意义感 0.619*** 1
3生命意义源 0.470*** 0.430*** 1

  注:
 

***代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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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在生命意义源与社会适应之间的调节效应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生命意义感和生命意义源对社会适应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R2=0.441,
 

F(2,
 

447)=176.639,
 

p<0.001),
 

生命意义感与生命意义源的交互作用项对社会适应的作用未达到显著

性(R2=0.444,
 

F(3,
 

446)=118.664,
 

p=0.162),
 

说明生命意义感在生命意义源和社会适应之间不存在

调节作用(表5).
表5 生命意义感在生命意义源与社会适应之间的调节作用分析

因变量:
 

社会适应 Beta R2 ΔR2 ΔF

1 生命意义源 0.254*** 0.441 0.441 176.639***

生命意义感 0.519***

2 生命意义源 0.263*** 0.444 0.002 1.958
生命意义感 0.516***

生命意义感X生命意义源 0.050***

  注:
 

***代表p<0.001.

2.5.3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在生命意义源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

运用
 

Mplus
 

7.0并采用Bootstrap检验中介效应,
 

以生命意义源为自变量,
 

生命意义感为中介变量,
 

社

会适应为因变量,
 

最终建立模型图图2.
 

结果表明,
 

χ2/df=4.495,
 

RMSEA=0.088,
 

CFI=0.917,
 

TLI
=0.889,

 

中介效应在95%的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0.311,
 

0.643].
 

由结果可知,
 

中介模型的拟合度在

可接受范围内,
 

生命意义源直接预测社会适应,
 

同时也能通过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预测社会适应.
 

因此

生命意义感在生命意义源与社会适应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其中总效应为
 

0.503,
 

中介效应为
 

0.477,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94.8%.

***代表p<0.001.

图2 生命意义感在生命意义源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3 讨 论

3.1 大学生生命意义问卷的结构分析

本研究以生命意义的3个不同的结构侧面为理论依据,
 

即意义从哪里来、
 

意义的多样性、
 

意义的多少,
 

对生命意义进行结构的划分.
 

本研究发现生命意义问卷共个6因子,
 

因子的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是生命意

义目的感、
 

自我实现、
 

自我奉献、
 

归属与爱、
 

人生哲学、
 

生命意义危机感.
 

研究结果与理论假设的生命意义

的心理结构基本一致,
 

生命意义目的感、
 

生命意义危机感归属于生命意义感,
 

而自我实现、
 

自我奉献、
 

归属

与爱、
 

人生哲学则归属于生命意义源.
3.2 问卷的信效度

从问卷的效度来看,
 

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的维度结构与质性研究建构的理论结构在整体上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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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量研究层面进一步确认了大学生生命意义问卷由生命意义源和生命意义感2个分维度组成,
 

共包括生

命意义目的感、
 

自我实现、
 

自我奉献、
 

归属与爱、
 

人生哲学、
 

生命意义危机感6个因子.
 

进一步进行验证性

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
 

模型整体拟合情况良好;
 

相关分析发现,
 

各维度与总问卷之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
 

维

度之间具有中低程度的正相关,
 

说明各维度既显示出一定的独立性,
 

又能集中反映生命意义的内容.
 

从信

度来看,
 

自编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7,
 

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97~0.882之间,
 

表明

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综上,
 

问卷有良好的信效度,
 

具有一定的可使用性,
 

可以为后续生命意义的

相关研究提供工具参考.
3.3 生命意义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本研究表明,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
 

生命意义源得分与其社会适应总分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进一

步的研究结果显示,
 

在生命意义源与社会适应的关系中,
 

生命意义感是一个中介变量而非调节变量,
 

说明

生命意义源与社会适应的变化关系不因生命意义感的不同而不同,
 

但生命意义源可以通过生命意义感来间

接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水平.
 

生命意义感在生命意义源与社会适应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因此,
 

个体

生命意义的广度,
 

即生命意义源能直接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状况,
 

同时,
 

个体的生命意义源还通过感知到

的自我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即生命意义感来间接影响个体的适应状况.
 

意义治疗理论[1]认为个体缺乏

生命意义将会导致个体无意义感,
 

产生很多心理和行为问题,
 

而如果个体能从生活中领悟自己生命的意

义,
 

将能改变其人生观,
 

进而面对现实,
 

积极乐观的活下去,
 

个体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也能随之消失.
 

因此,
 

生命意义的来源越多,
 

即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归属感,
 

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
 

明白生活中的哲学和道理,
 

发现自己对社会和他人的意义,
 

能使个体积极乐观地生活,
 

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水平.
 

近期的一项研究也

显示,
 

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长期目标进展能在死亡相关认知即对生命意义判断的影响中起到一定的调

节作用,
 

在低运动能力人群中(即不能及时调整新的目标的群体),
 

死亡率能显著负向预测那些觉得自己更

接近达成长期目标的参与者对生命意义的感知[34],
 

即生命意义源与个体的适应能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到生命意义感,
 

这与本研究和前人研究文献中的结论都是一致的.
 

当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水平较高时,
 

个

体能从其生命意义的来源中获得更多的目的感和意义感,
 

使个体充满力量,
 

对自己的生活有明确的目标,
 

有努力的方向,
 

个体便会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
 

这能够提高个体价值感、
 

控制感,
 

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
 

同

时,
 

个体较高的适应能力也会反向作用于生命意义感.
 

通常,
 

拥有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的人也会拥有更高

水平的生命意义感,
 

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反之,
 

则会使个体产生学业倦怠和社会性无聊感[35],
 

缺乏社

会支持[36],
 

形成手机依赖[37]等,
 

这将不利于个体的社会适应.
生态系统理论[38]强调个体的发展受环境系统与个体系统相互作用的影响.

 

生命意义感强调个体对自

我生命存在价值的感知,
 

主要是个体内部系统决定的;
 

而生命意义源是个体在生活中所经历的、
 

获得的对

自身生命有价值的物质和意识,
 

这主要由个体外部系统所决定的.
 

这可能是生命意义感在生命意义源与社

会适应的关系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的原因,
 

因为生命意义源具有相对稳定性,
 

而社会适应状况同时受到个

体外部系统生命意义源和个体内部系统生命意义感的共同作用,
 

因此,
 

要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水平,
 

可以

从增加个体外在的生命意义的来源,
 

并提升个体对生命目的和价值的感知程度两个方面入手.

4 结 论

1)
 

大学生生命意义问卷包括生命意义源和生命意义感2个维度,
 

共6个因子,
 

其中自我实现、
 

自我奉

献、
 

归属与爱、
 

人生哲学4个因子归属于生命意义源,
 

生命意义目的感和生命意义危机感2个因子归属于

生命意义感.
2)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
 

生命意义源得分和与其社会适应总分呈显著的正相关.
3)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在生命意义源和社会适应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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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made
 

to
 

explore
 

the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
 

in
 

life
 

and
 

social
 

adaption.
 

First,
  

through
 

project
 

analysis,
  

explora-
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
 

data
 

of
 

273
 

and
 

180
 

college
 

students
 

from
 

Chongqing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
 

questionnaire
 

on
 

the
 

life
 

mea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composed
 

of
 

31
 

items
 

was
 

compiled.
 

Then,
  

450
 

college
 

students
 

from
 

Chongqing
 

were
 

surveyed
 

as
 

subjects.
 

They
 

were
 

tested
 

with
 

the
 

questionnaire
 

of
 

meaning
 

in
 

life
 

prepared
 

by
 

our-selves
 

and
 

the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
daption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tructures
 

of
 

meaning
 

in
 

life
 

were
 

distributed
 

into
 

two
 

dimensions: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source
 

of
 

meaning
 

in
 

life,
  

which
 

in-
cluded

 

the
 

sense
 

of
 

purpose
 

for
 

meaning
 

in
 

life,
  

the
 

sense
 

of
 

crisis
 

for
 

meaning
 

in
 

life,
  

belonging
 

and
 

love,
  

self-sacrifice,
  

self-fulfillment,
  

and
 

philosophy
 

of
 

life.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dapt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meaning
 

in
 

life
 

(p<0.01),
  

their
 

sense
 

of
 

life
 

meaning
 

was
 

a
 

partial
 

mediator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rc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social
 

adaption.
 

The
 

intermediate
 

effect
 

accoun-
ted

 

for
 

94.8%
 

of
 

the
 

total
 

effect
 

(χ2/df=4.495,
  

RMSEA=0.088,
  

CFI=0.917
 

and
 

TLI=0.889).
 

The
 

source
 

of
 

meaning
 

in
 

life
 

of
 

college
 

students
 

could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their
 

social
 

adaptation,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their
 

social
 

adaptation
 

via
 

the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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